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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晚年遍和陶诗，创作出了众多既仿佛渊明风
神，又带有东坡气质的名篇。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
重阳节前夕，他在惠州贬所作《和陶贫士》七首，其中第
一首是：“长庚与残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
须臾晖。青天无今古，谁知织乌∕鸟飞。我欲作九原，
独与渊明归。俗子不自悼，顾忧斯人饥。堂堂谁有此，
千驷良可悲。”此诗开宗明义，发端惊警，表达了自己在
困境中的思考与坚持，纪昀评曰“似陶语”，又评曰“意
深至而气浑成”，洵为佳作。然而此诗第六句，却存在

“谁知织乌飞”“谁知织鸟飞”两种异文，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读者对此诗的顺畅理解。向来学界对此只是偶有
考证，而终未尝深究。实际上，这两处看似简单的异文
背后，还能折射出文献流传与典故运用过程中某些有
趣现象，并为我们校释古典文学作品提供有益启示。
谨略陈己见，以就正方家。

一

“织鸟”“织乌”都有版本依据，宋刊《东坡先生和陶
渊明诗》四卷本与明成化刊《东坡七集》本均作“织鸟”，
施注本系统则作“织乌”。施注本指宋代施元之、顾禧、
施宿的苏诗注本。由于施注本在元明两代流传不广，
直到清康熙时，才由宋荦寻得三十卷残帙，并延请邵长
衡等删补刊刻，这就是《四库全书》所收的《施注苏诗》
本。后来，查慎行在施注本的基础上作《补注东坡先生
编年诗》，冯应榴在查注本的基础上作《苏文忠公诗合
注》，王文诰又在查、冯注本的基础上作《苏文忠公诗编
注集成》。此数本校证水平既高，传播范围亦广，清代
以来，甚为通行。我们发现，无论是存世宋刻施注本，
还是宋荦补刻本，还是查慎行、王文诰、冯应榴的注释
本，《和陶贫士》这一句都以“谁知织乌飞”为是。代表
当代苏诗注释最高水平的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
轼全集校注》也取“织乌”而不取同样有版本依据的“织
鸟”。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清代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与当代《苏轼全集
校注》于此句之下，都征引了宋人赵令畤《侯鲭录》卷二
的这样一则掌故：“东坡尝言鬼诗有佳者，诵一篇云：‘流
水涓涓芥吐芽，织乌西飞客还家。深村无人作寒食，殡宫
空对棠梨花。’尝不解‘织乌’义。王性之少年博学，问
之，乃云：织乌，日也，往来如梭之织。”（孔凡礼点校，中
华书局2002年版）赵令畤的反应，说明“织乌”一词确
实费解。而王性之把“织”这个单字，解释成“往来如梭
之织”这么复杂的含义，不免有“增字为训”之嫌，若从
训诂学角度看，这一解释未必妥帖。但由于赵令畤与
苏轼从元祐六年（1091）起，就在颍州任上相识共事，

并保持密切交往，所以他对苏轼言行本身的记载还是
可靠的。这条材料也确实能够说明，苏轼在惠州作《和
陶贫士》之前，就已经熟知作为“太阳”含义的“织乌”一
词了。注家们正是基于对这条材料的信任，才不觉得
苏诗“谁知织乌飞”有什么问题，以至于有意无意忽略
了同样有宋刊本为据的“知鸟”异文及其背后的信息。

二

苏轼所念的那一首“鬼诗”，其实是唐人所作。唐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三《冥迹》记载：

于襄阳頔在镇时，选人刘某人入京，逢一举人，年
二十许，言语明晤。同行数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刘有
酒，倾数杯。日暮，举人指支径曰：“某弊止从此数里，
能左顾乎？”刘辞以程期，举人因赋诗曰：“流水涓涓芹
努牙，织乌双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
梨花。”至明旦，刘归襄州，寻访举人，殡宫存焉。（许逸
民校笺，中华书局2015年版）

按于頔字允元，唐贞元中为襄州刺史。在这则故
事中，举人邀请刘某随自己回“家”一顾而不得，遂赋此
诗。显而易见，苏轼诵读不疑的“织乌西飞客还家”，在
唐人记载中，恰恰就是“织鸟双飞客还家”。由于此诗
并非一首格律标准的七言绝句，所以我们已无法通过
平仄规范来判断“鸟”“乌”何者为是了。但是“织乌”这
个词本身就是费解不甚通顺的，在唐代文献中也是罕
见的。而“织鸟”一词在唐诗中则时有出现。所谓织
鸟，就是戴胜鸟。唐人张何作有省试诗《织鸟》：“季春
三月里，戴胜下桑来。映日华冠动，迎风绣羽开。候惊
蚕事晚，织向女工裁。旅宿依花定，轻飞绕树回。欲过
高阁柳，更拂小庭梅。所寄一枝在，宁忧弋者猜。”此诗
就是通篇题咏戴胜形容，兼写暮春风景的，可证织鸟即
戴胜。且此诗为《文苑英华》等多部诗文总集收录，均
无异文。清人《鸟谱》卷五亦载：“戴胜……一名织鸟。”
据《礼记·月令》记载，戴胜鸟每于季春三月开始活动，
所谓“季春之月……戴胜降于桑”是也。唐代那位举人
的鬼诗，描写清明寒食暮春风景，作“织鸟双飞”，于情
于景，都十分合理。明代唐诗学学者胡应麟曾有诗句
曰“殡宫对棠梨，织鸟伴于邑”，显然也是化用了举人鬼
诗之语，他取“织鸟”而非“织乌”入诗，可见对唐诗文献
的精熟。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织鸟双飞客还家”才
是正确的唐诗文本。当然，后代有些文献引录此事此
诗，也偶有作“织乌”者，如明刻本《太平广记》卷三四
四、清修《全唐诗》“襄阳旅殡举人”名下诗即作“织乌”，
这实在是由于辗转传抄所致，而且版本晚出，并不足
据。——那么，这是否就能说明苏轼《和陶贫士》也应

该写作“谁知织鸟飞”呢？

三

现在让我们回归苏轼这首诗的文本。苏诗前半篇
说：“长庚与残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须臾
晖。青天无今古，谁知织乌飞。”这分明描写的是凌晨
时分天地之间的情景。天边的金星与残月还清晰可
见，但秋夜将晓，这星月的光辉，也只剩须臾时刻了。
青天是永恒的，无始无终，无今无古，日月运行，轮回往
返，同样无休无止。苏诗下面接着说：“我欲作九原，独
与渊明归。”意谓我多么想起渊明于地下而从之。不难
发现，如果“谁知织×飞”这一句是写太阳的话，那么无
论是秋夜将晓的情景，还是日月星辰的意象，也无论是
莽莽苍苍的意境，还是穿越古今的思索，都将十分浑融
和谐，一气呵成。相反，如果“谁知织×飞”是写一只戴
胜鸟，不仅意境突兀，而且违背物理。因为暮春时节活
动的戴胜，怎么会出现在九月重阳前夕呢？苏轼恐怕
不会有这样的诗思，他选用代表“太阳”含义的“织乌”
一词入诗，这一点应无疑问——当然，他本人可能并不
知道“织乌”这个词其实来源于子虚乌有的误解。

谜底由此解开：唐人描写春景的“织鸟双飞客还
家”流传到宋代，讹误为“织乌西飞客还家”。苏轼博闻
强识，但他不慎记诵了讹误之后的版本，他身边的赵令
畤自然不解“织乌”何意，于是王性之“以意逆志”，给

“织乌”安排了“往来如梭的太阳”这样一个貌似合理的
解释。苏轼想必也认同此说，于是就在几年之后和陶
渊明《贫士》时，把“织乌”当作“太阳”写进了诗中。由
于《侯鲭录》那煞有介事的解说，再加上苏轼和陶诗影
响深远的宣传，“织乌”二字俨然变成了一个语典为后
人所沿用，如明人咏夕照则曰“织乌沈处晴霞敛”，清人
咏炎热则曰“织乌当空恣腾掷”，当代《汉语大词典》也
收录了“织乌”的词条。穷其源头，实不过王性之、赵令
畤的郢书燕说而已。宋刊《东坡先生和陶诗》与明刊
《东坡七集》之作“鸟”者，大概是注意到了唐人原诗而
径改所致，但这一改，无疑也就破坏了苏诗原貌，更破
坏了苏轼于阴差阳错中营造出来的苍茫诗境。就文献
而言，苏轼确实错了。但就文学而言，苏轼错得精彩
而有趣。校勘的任务是恢复古书原貌，而不是动手替
古人修改文章。所以我们在校释古代经典诗歌作品
时，当然不必也不能因为“燕说”的误解就去改动

“郢书”的原文；但作为注释者，却不妨把典故之所
以误用的来龙去脉考辨清晰；同时，这一类典故误用的
案例也能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古代经典诗歌作品提供
别样的新鲜角度。

从传播效果来看，观众的肯定证明了
将动画天然具有的写意特色与中华美学注
重意境营造的传统相结合，能够在动画“画
风”上迸发出巨大创造力。

近期，《深海》《中国奇谭》《三体》等动
画作品凭借精致的画面和富有特色的故事
受到广泛关注，将“中国动画学派”话题又
一次推到台前，持续引发我们思考：在视听
作品蔚为大观的今天，中国动画怎样才能
更加吸引人、打动人？

回顾历史，中国动画取得过骄人成绩，
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小蝌蚪找妈妈》《大闹
天宫》《哪吒闹海》《阿凡提的故事》《九色
鹿》《葫芦兄弟》等作品成为一代经典。这
些动画凭借独特的民族风格和贴近人心的
故事，受到广大观众由衷喜爱，多次在国内
外获奖，定格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后来
一段时间里，由于视听选择日渐丰富，再加
上受国际动画传播格局的影响，中国动画
曾在出精品上后劲不足。近些年，通过不
断探索，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作品再
次展现出中国动画旺盛的生命力。

这些新作塑造了既接续中华美学传
统，又贴近当下观众审美习惯的“画风”。
鲜明的美学风格是动画作品吸引观众的基
本条件。作为视听艺术，动画在视觉呈现
上不同于真人影像，是基于一定美学风格
的写意创造。那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动
画“爆款”，充分运用当代技术形塑观众易
于接受的美学风格，以自成体系的“画风”
获得认可。近年来，中国动画创作者认准
这个方向，将美术传统与当代技术充分融
合，在美学风格上不断实现突破。动画短
剧《雾山五行》接续中国古典文学的传奇传
统，以水墨写意画风，将中国古代景观具象
化，并融入武侠叙事。此后，《中国奇谭》直
接化身多种美术风格的“展示台”。不仅水
墨动画、剪纸动画、木偶动画等通过新技术
赋能重焕生机，动画创作者还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实验：或将中国传统
画风与西方素描画法相结合，或者用三维动画凸显水墨特点。《深海》则
更进一步，融合油画色彩与黑白水墨，以三维形态呈现写意风格，令人
耳目一新。从传播效果来看，观众对这些富有传统文化意蕴美学风格
的肯定，证明了将动画天然具有的写意特色与中华美学注重意境营造
的传统相结合，能够在动画“画风”上迸发出巨大创造力。

创新动画“画风”，需要讲述符合当代生活情境的故事，注入契合观
众情感需要的内涵，让观众产生代入感从而真心喜欢，如此才能使新的

“中国风”落地生根。创作者们正以这样的创作理念开掘内容与主题，
注重在与当代观众的情感连接中激活中华文化基因。《白蛇：缘起》以人
们熟悉的民间传说为底本，从主人公情感角度进行叙事，创造性地塑造
了一个敢想敢为的艺术形象，赢得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认可。《深海》
关注心理健康和精神成长，色彩绚烂的粒子水墨寄寓了不畏艰难创造
美好生活的精神力量。无论是民间传说还是粒子水墨，它们来自传统
又贴近当代，与当代观众心心相印。

用新的视听语言反映时代脉动，中国动画正在探索一种能够回应
当代人情感诉求并引发普遍共鸣的“中国风”。这种艺术风格不拘泥于
形式，而是在中国动画优秀传统中有机融入时代内涵和当代美学追求，
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可。期待创作者继续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推出更多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动画佳作。

葫芦，是一种一年生攀缘爬藤草本植物。葫芦果实
嫩时可作蔬果食用，其藤蔓、卷须、叶、花、果瓤及膜、种仁
等均可入药。中国邮政2020年6月1日发行的一套6枚
《动画——葫芦兄弟》邮票第一枚“七色葫芦”（图①）就展
现了葫芦即将成熟时的生长环境，其余5枚邮票中的葫
芦娃发髻上也都有一只葫芦，因此该套邮票成为我国全
套枚数最多的葫芦邮票。在1980年1月15日发行的一
套16枚《齐白石作品选》邮票中有一枚是“葫芦”，图案描
绘成熟后变成黄色的5只葫芦。

成熟的葫芦经晾晒干燥并掏空其内部后，因密封性
好，又自带清香之气，故被用作盛放药、酒、茶等不同物品
的天然容器，自古就有“瓠”“匏”“壶”“扈鲁”“甘瓠”“壶
卢”等多种别名，对半剖开即成“瓢”。1987年2月20日
发行的一套3枚《徐霞客诞生400周年》邮票图案中均出
现作为水壶（或酒壶）的葫芦，它或被系于腰间，或被放置
身边，伴随徐霞客云游华夏大地与河山。

葫芦是道家的象征物，被视作神仙器具。我国神话
传说中的“八仙”之一铁拐李，就背着一个装有“灵丹妙
药”的葫芦，周游江湖，治病救人，2004年7月30日发行
的《神话——八仙过海》小型张中就有铁拐李背着葫芦的
形象。2001年12月5日发行的《民间传说——许仙与白
娘子》“仙山盗草”，再现了我国神话故事《白蛇传》中“盗
仙草”的场景：白娘子大战守护仙草的童子，南极仙翁在
旁观看，他右手拿着灵芝草，左手握着挂有葫芦的龙头拐

杖。盗仙草的起因是白娘子在端午节喝了雄黄酒后现原
形，许仙受惊吓而魂飞魄散、不省人事。为救许仙，白娘
子远赴昆仑山盗仙草。我国民间有过端午节喝雄黄酒除
毒避邪的习俗，2001年6月25日发行的一套3枚《端午
节》邮票中的“避五毒”，其主图正是盛满雄黄酒的葫芦。

葫芦还是中医的标志符，被誉为“悬壶济世”。神医华
佗当然离不开装药的葫芦，2020年8月19日发行的一套2
枚《华佗》邮票中的“发明麻沸散”一图可见华佗左侧身边
有一只葫芦，小型张中的案几上也放着一只葫芦。2014
年9月30日发行的一套4枚《中华孝道（一）》邮票之“学医
疗亲”（图②）中，药王孙思邈所持的拐棍上挂着一只葫芦。

历经长期积淀和演变，葫芦从单纯实用功能逐渐被
华夏先人赋予各种精神寄托，成为中华民族质朴、世俗的
吉祥物之一。因其与“福禄”谐音，故代表福禄双喜；因其
多籽易繁殖，故象征多子多孙；因其枝茎称作“蔓带”，与

“万代”谐音，故寓意长寿健康。总之，葫芦符合人们对天
地和合、富贵吉祥、福寿绵长、家族平安、人丁兴旺等美好
向往的所有希冀，2014年10月9日发行的贺年专用邮票
《幸福美满》（图③）对此有充分展示。这枚菱形邮票是我
国第一枚以葫芦为主图的邮票，大葫芦内还有14只不同
颜色的小葫芦生长在藤蔓与花叶间，成为我国葫芦数量
最多的邮票。古人还对葫芦作为吉祥物的意象衍生到瓷
器中，1998年10月13日发行的一套4枚《龙泉窑瓷器》
邮票中的“元·葫芦瓶”就是一个极佳的实例。

镜子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照面饰容的
用具。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到打制石器时代的石
镜，再到四千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
生，镜子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中国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说文》有载：“监
可取水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行，故用以为镜。”
上古的镜就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监”。最初的
时候，镜子是用瓦片所制，所以那时的“监”字没
有“金”字旁，直至商代初期出现金属铜，于是开
始铸造铜鉴，此时的“监”字才有了“金”字旁，作

“鉴”。“监”“鉴”的本意都是镜子。
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常常以镜鉴引喻

一些人和事。《庄子》中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
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意为有修
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
合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
平和。成语“前车之鉴”“前车可鉴”，则意为前面
车子翻倒，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鉴戒，鉴为镜子，
引申为教训，此成语源于《荀子·成相》：“前车已
覆，后未知更，何觉时？”

当镜的功能与鉴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这件
实用器物便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
成为悠远精深中华文化中璀璨的人文意象。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
商周铜镜大多为圆形，镜面近平或微凸，镜身较
薄，镜钮有弓形、半环形、长方形多种，可分为素
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
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是一个成熟和大发展的时
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数量，都大大超过
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稚朴走向成熟的过渡
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
要时期，当时楚国为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
地。到了汉代，汉镜出土数量最多，在制作形式

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战国时期有了很大发展。
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鼎盛，唐人“咏镜”之风盛行。恢宏气象的大唐，

社会各个阶层均对镜偏爱有加，文人雅士更将其融入于情思之采、炉炼于艺
术创造，形成一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从一些诗词文赋中可以
看出，此时期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一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寓，都蕴
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写月无芳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谢水，翻将
影学冰。”“咏镜”便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

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空前发展，加之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大量锡的铜
镜更加明亮，其造型也更显华丽。唐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
仅出现了各种样式的花式镜，更有人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
外，更增添了把玩观赏的雅趣。唐代镜最大特点之一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
铜镜艺术也呈现出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大致可分为四
种：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二是珍禽奇兽花草
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
神话传说等。

时至今日，随着时代发展，玻璃镜早已取代了铜镜，但方寸铜镜凝聚着
的浓郁文化气息却将变换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藩邦之间、百姓之间
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依然延续至今，比如，镜子常用作爱情婚姻的信物，寓
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如，历史这面镜子永远无法取代，

“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醒自警的方式早已融入华夏儿女的血
脉。作为党员干部，更要经常照照镜子，不仅是“正衣冠”，更重要的是“正初
心”“正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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